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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在天气连续几次降温之后，天津的
部分候鸟老人开始向南方迁移。在旅
居的行程中，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老
人组团出行，到目的地后毗邻而居，相
互照应和帮扶。这种新兴养老方式被
称为“抱团养老”，在一些老年朋友中悄
然流行。
“抱团”的核心是彼此能够相互帮

助。加入团队的老人大多是没有子女
或者指望不了子女的老人，也有一些想
摆脱家庭束缚、自由洒脱生活的老人。
他们在团队里既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也同时获得别人的帮助。一些
刚退休的老人，对加入这样的团队颇有
兴趣。

专业人士认为，抱团养老一方面
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年龄相仿的
他们在情感上更容易产生共鸣、更容
易沟通；另一方面将老人组织起来，让
老人身上的技能在互助团队里得到利
用，发挥余热。但也有曾经参加过抱
团养老团队的老人反映，当前抱团养
老的理念还过于超前，不少团队最终
都“散了”，参加者和各类社会组织还
应继续摸索，找出更具实践性的合作
模式。

“流动的养老院”

七十多岁的张承永，退休后就开
始研究和探索养老模式。10多年前，
他喜欢组织各种老年人社团活动，在
蓟州区下营镇大平安村建设了一座
“乐活大院”，聚集了一批抱团互助养
老的同龄人。

这些老人，跟着张承永走南闯北，
旅居养老。冬天到广西、云南等南方省
市，夏天到天津、山东等周边地区。“很
多人说我们是抱团养老团队，我觉得我
们就是一个流动的养老院。”张承永介
绍说。

还记得10多年前，在蓟州区下营
镇大平安村，张承永一年举办30多场
老年人文化联谊活动。这些老人大多
和张承永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曾在年轻
时下过乡（知青下乡插队），对农村、农
业、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等到退休
后，他们愿意到农村参加各类帮扶和社
团活动，与同龄人和有着同样经历的人
一起回忆往昔。不少老人在张承永的
农家院里常住了下来，这就是抱团互助
养老团队的雏形。

2012年，张承永将农家院进行改
造，建成了1000多平方米、3层楼的全木
结构“乐活大院”，院内新增设了会议培
训厅、茶道、吧台、观景台、T型台、阳光
室等设施，给休闲养生的老人们提供了
一个幽雅舒适的环境，成为京津地区知
名的互助养老基地。
“乐活大院”的老人们，在兴趣爱好

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小型互助
团体。于是，大院里就慢慢有了艺术工
作室、健康工作室、DV工作室、茶艺组、
模特队、话疗室等各个小组。季节转换
时，老人们还会一起去山东、云南、广
西、海南等地候鸟式旅居，养老生活丰
富多彩。

近期，张承永和四位老人一起前
往广西北海。团队里其中一位是“总
策划”，规划未来发展和旅居路线；一

位有文艺特长，平时是“主持人”，负责
组织团队的各种文艺活动；一位老人
是“保姆队长”，如果有谁身体出现小
毛病，她能快速照应；还有一位老人是
“管家”，负责管理团队的账本和日常
开支。

这些老人来自不同的城市，如今聚
集在北海的一座养老公寓里。谈及抱
团互助养老的现状和未来，张承永略感
遗憾地说，大部分团队走不长，其中的
原因各种各样。每个老人的家庭背景
不同，有的要回家带孙子，有的家里临
时有牵绊，他们不得不脱团回家，不能
长久成行。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张承永的
团队固定了下来，他们一起走过了相当
长的一段路程和时间。他觉得，只有真
正志趣相投的老人才能走在一起，而且
都愿意在团队里付出，这也是他选择新
加入老人的标准。

现在，张承永的互助养老团队和谐
又稳定，大家在一起吃饭、出游、逛街，享
受着多彩的晚年生活。最近，团队里的
一位阿姨突然头晕，其他几个人赶紧把
她送到医院做检查、输液，所幸并无大
碍。张承永认为这是他的团队能够真正
做到抱团养老的核心条件：如果有人生
病了，身边这些人会像亲人一样在一旁
照顾病人。

从组团到散伙

在抱团养老网络论坛，网友“夕
阳居”分享了自己参加互助养老团队
的经历。2000年左右，他和几个好伙
伴同期退休，于是几位老人商量着租
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农家院，一起互助
养老。

该农家院远离城市，在原来的水
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团队共
同约定，每位团员每月拿出400元钱作
为公用基金。这些费用主要用于购买
种地的工具、种子和化肥，还用于日常
购买粮食和调料。团队一起吃大锅
饭，成员轮流做饭，不会做饭的可以和
别人换工。

他们在水库边开荒种了四十多亩
地，其中的十亩地种植各种蔬菜，另外十

亩地种小麦，还有一些地块种了一些玉
米和谷子，剩下的地则全部种了土豆。
十几个人开始相处得很和谐，农作物生
长得也不错，不仅自用还能有剩余，到乡
村大集上售卖换得了更多费用用于贴补
团队养老。

团队里大部分老人刚刚退休，精力
还算旺盛。农闲时节，有老人就去钓
鱼，收获不少大鱼，团餐时大家非常欢
快和高兴。但随着相处时间延长，团员
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有的钓友认为自
己是休息时间去钓鱼的，钓上来的鱼不
愿意无偿与大家分享；有的家里孩子来
看老人，临走时顺便带走点农产品，就
有其他老人不愿意了。更有一些老人，
在乡村大集上结交了其他朋友，带到团
队驻地居住。这样一来，团队里的小矛
盾和摩擦越来越多，最后几位主事人一
商量，这个模式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
散伙。

薛阿姨参加过一个抱团养老的
“小团体”，要算起来已有七八年了。
她们从三四个人发起，到后来最多时
发展到20多人；可之后，又开始慢慢地
减少；最后，这个组织只剩下五个人，
其他的人，有的回去自己过了，有的另
组了新组织。大家热闹过，也确实从
中获得过快乐和帮助，但其中的烦恼
也真不少。

一开始，抱团养老的几个老人住在
同一社区，离得近，又都是女性，也都没
了老伴儿。她们每天早上准时到小花
园集合，先晨练，之后再一起去买菜。
起初是各买各的，后来她们发现大家买
的都差不多，因为你买这个，我看着不
错也买了，结果各家做的饭都差不离。
而且，这些老人平时总是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的饭最不好做了，做多了就浪
费。于是，大家就决定干脆一起买、一
起做、一起吃。

参团的老人每个月每人交600元
伙食费，有个姐姐原来是会计，就由她
管账，每笔开支都记得非常清楚。团队
固定在一位老人家里做饭、吃饭，她家
的房子比较大，住一楼还有个小院，很
方便。

虽然说大家都交了伙食费，可有的
人慢慢就感觉心理不平衡了，觉得太

贵，自己在家过，用不了这么多钱。也
有人觉得组里有人退休金多，可自己退
休金少，退休金多的应该多拿钱。后来
又有老人生病住院，其他老人轮流照
顾，花钱买东西，成员之间感觉不平衡，
开始心生抱怨。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和
消费实力确实不同，久而久之各种矛
盾、摩擦不断，最终团队成员一个个纷
纷退出了。

更多的抱团养老故事，结局都是
“一地鸡毛”。2017年，媒体曾报道，杭
州79岁的退休教师朱荣林和老伴儿王
桂芬在老家建起了一座500平方米的
别墅，广邀60岁至80岁、生活能自理的
老年人抱团养老，最重要的要求是会打
麻将。最终有11位老年人成功进入，
“养老团”正式“出道”。一开始，大家都
感觉很满意：早上起床，整理一下个人
事务；下午喝喝茶、搓搓麻将；晚饭后在
院子里遛遛圈，然后一起看电视；空余
时间还能一起踏青郊游、跳舞娱乐，成
员们都感觉美滋滋的。

然而，居住在一起的时间久了，生活
上的磕磕绊绊就多了起来。有的人说不
会做菜，逃避买菜做饭的轮值工作；有的
人比较节省，其他人开了空调，自己就觉
得吃亏了……这些小矛盾累积到最后，
抱团养老也解散了。

“互助”养老模式还需继续探索

在山东荣成某海滨康养基地，居住
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退休老
人。来自天津的陈阿姨、王阿姨、方阿姨
关系较为亲密，一起抱团养老。三位老
人都购买或者租赁了该项目的房屋，住
得相邻，经常在一起吃饭、喝茶、出游。
“我们算不上严格的抱团养老组织，有互
助，但也有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陈阿
姨介绍说。

在陈阿姨看来，十多位老人聚集在
一起生活，费用均摊，所有的公共事务轮
流执行，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是行不通
的。她提出建议，如果大伙儿一起出资，
共同聘请专门的厨师、保洁、护工等，这
样，团队里的矛盾可能会少一些。“可是，
这和住在养老院有什么区别呢？”一位老
人这样问。

另一位老人今年六月份与群友抱
团一个星期，她发现，敏感挑剔的人只
会挑别人的不是，不会看见别人的付
出，三个人以上背后就会有是非，让人
觉得心累，她决定放弃抱团养老这种幻
想。她真诚地向老年网友发出提示性
建议，参加抱团养老要谨慎。首要问题
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何相处？一
家人相处尚且有矛盾摩擦，更何况没有
血缘关系的老人呢！

也有社会组织、商业组织在探索，
他们在酒店公寓、康养基地里开辟单
独区域，邀请不同地区的老人前来居
住，加入团队的老人既要提供力所能
及的服务，也能获得其他老人的帮
助。以劳动换积分，以积分换服务。
组织者作为主事人和第三方，会调解
和化解各种矛盾。“一个抱团养老的团
队，核心是要有主事人，能平衡各方的
利益，凝聚团队成员的向心力。团队
也要有自律公约和公平机制，让老人
们愿意为团队服务，参与者劳有所得，
各取所需。”一位康养项目负责人提出
自己的建议。

一些老人在旅居中寻找伙伴组团生活和旅游，这种互助养老方式引起更多人的兴趣

抱团互助养老，为何有始难有终？

很多老年人因爱好相似，容易走到一起，对“抱团养老”也更有兴趣。 崔宪伟摄


